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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王军 卢瑞友

明亮的月光透过法桐的枝桠洒在落满金黄
树叶的地面，一只寒鸦鸣叫着飞向一座梦幻般
洋楼的尖顶。在惠民县南护城河畔，矗立着六
座洋楼，带有英格兰风格，曾经是英国教会医
院，俗称南关洋楼。虽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巍
然伫立了一个世纪。

历经百年存遗韵
穿过惠民县南护城河一座风帆形状的石

桥，右转，在几棵合抱粗的法桐、古槐掩映
下，尖顶、青瓦、红窗的两幢牧师楼出现在眼
前。因为无论是外形还是室内布局，都完全相
同，两楼东西相距五六米，隔空相望，相得益
彰。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又给它们取了个浪漫
的名字——— 鸳鸯楼。

推门而入，红色木质地板、红色墙裙、白
色墙面，交相辉映，给人一种静谧、肃穆的气
氛。踏在木质地板上，发出“砰砰”的响声，
工作人员介绍，因为下面是地下室，楼板是悬
空的，所以会有这种响声。虽经百年，木楼板
除了有几处较大的裂缝外，依然保存完整。

楼房一层，许多套间密密麻麻地排成一
排，它们彼此相通，走在里面就像是在闯迷
宫，从这个房间进去，总能从另一个房间出
来。

踏上曲折的楼梯，扶着木质的栏杆，一步
步往上攀爬，阁楼的古色古香顿时扑面而来。
扶梯栏杆要么雕刻有花鸟虫鱼，要么雕刻着仙
鹤、梅花鹿等寓意祥瑞的动物。走到二楼前
厅，门窗长而高，站在前厅往窗外张望，视野
开阔，一切尽收眼底。

楼里的每一个房间都装有壁炉，一些虽用
砖块堵上，用水泥抹平，但依然能看出它的痕
迹。房间顶部则都有一扇方形天窗。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利用梯子通过天窗就能爬到楼上，
只是现在梯子已被人拆除，天窗也闲置下来。
记者发现，楼层上下，每一个空间都被充分利
用起来，甚至一些拐角处都安装上门，打开其
中一扇观看，原来只能容下一人。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
动爆发，烧毁天津宫北教堂，唐山和乐陵部分
教堂，外国教会遭受沉重打击。第二年，八国
联军侵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2
年，英国教会华北区主教甘霖利用“赔款”，
在惠民县南关吴家胡同西首西侧购置40亩空

地，后扩展成70余亩，从东北购入大批木料，
开始修建楼堂。

今年85岁高龄的贾传宝老人，一直居住在
洋楼附近的贾台村。他曾听家里的先辈讲，洋
楼门窗的玻璃全是从西洋购置来的，运来的时
候，很多人没见过玻璃啥样，就都围着看，竟
有小孩把碎玻璃当成冰块往嘴里放。

1905年，首期两栋三层牧师楼建成，因造
型一致，东西对称，被称作“鸳鸯楼”，1914
年左右，又建成了一座三层楼房，因鸟瞰呈
“山”字型，因此又被称作“山字楼”。随着
教会的不断兴盛和发展，1937年，又建设了大
教堂一座，之后又建起两座洋楼，另外还配有
宿舍、教室、伙房、车库、发电机房等，所有
建筑均为砖、木、石结构，楼房都有地下室，
平房的地板也不直接与地面接触，而是下挖一
部分，并设通风孔，有效地防止了潮湿。

历经32年的建设，南关洋楼建筑群形成，
总建筑面积7690平方米，占地71 . 46亩。

总体来看，洋楼有以下特点：一是哥特
式。主要表现在房顶尖高，大量运用直线、平
板，室内运用高拱卷。窗户通体高且窄，顶部
为拱券型。从总平面图上看，洋楼除去那两座
结构、楼层一样的牧师楼以外，其他建筑再也
没有规律可循，与中国规整的建筑布局形成了
鲜明对照。二是自由式。洋楼重视结构技术，
装饰自由多样，每期洋楼的工期都很长，其间
不断改建、加建，很难找到整体风格的统一。
三是国际式。国际式建筑是建在哪里就具有哪
里的本土化特征。洋楼使用的建筑材料砖石木
料就地采购和烧制，楼顶设计结合了中式建筑
特点，在洋楼的外围建了大量的平房，遮挡了
人们的视线。增强了安全感，适合中国人的生
活环境，是中西文化的融合。

西方文明进入惠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传教士通过建教堂，

兴办学校、诊所等机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
围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一个地域的文明进程。

1932年出生的高振华，老家是无棣县，14
岁当兵。因为天生机灵，又认识一些字，被分
到渤海军区后勤部学医。1945年，日本投降
后，教会医院回到人民手中，他就跟随部队驻
扎在这里。此后，一直在这里工作，后来成为
滨州市结防院院长。

高振华老人对英国教会医院的感受颇深，
也深有研究。他介绍，中国是中医中药的发祥

地，医学经典是皇帝内经、神农本草等，对疑
难杂症和慢性病的治疗效果明显，但对急症、
外伤与感染等病情的诊疗就不尽如人意了，而
西方教会医院却有明显的优势。1919年，英国
教会医院正式开诊，取名“如己医院”。他们
采用体温表、血压计等医疗器械和取样化验来
诊断病情，当县内人们不知道听诊器为何物
时，如己医院就引进了x光镜，进行人体透视，
效果极为神奇。这些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手段，
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断肠痧俗称阑尾炎，一
向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而如己医院能轻而易举
地将阑尾切除，数日即愈，永不复发。再如，
顽疾杨梅病，如己医院为患者注射九一四或六
零六，不多时日，血样即呈阴性。至于开展外
伤截肢、肿瘤摘除等大型手术，在当时更为先
进。医院还曾举行过医学知识展览，借以宣传
教会医院和加强人们对西医技术的认识和了
解。

当时院内设有病床百余张，病房多为一二
十人的大病房，虽无科室之分，但有男女之
别。院内还建有当时先进的生活设施，如发电
照明、自来水供应等。重病患者住院每日只收
包干费五角，如需手术、拍片和服用贵重药
品，再另行收费；不需要住院的病人就医时，
只收一角钱的挂号费；教会内的工作人员及其
子女就医一律免费。当时，每日的门诊病人在
50到100人左右，医院的经费由教会拨付。

由于教会医疗机构医道高明，收费低廉，
群众越来越相信西医带来的好处，在惠民县享
有较高声誉。正因如此，1928年，一个叫李树
枫的医生瞅准了商机，在东门大街开办了一家
私人西医院，名曰广德医院，口碑甚好，旋即
又在大寺商场增设了转售西药的鲁北大药房，
西医西药逐渐在全县普及开来。

另外，南关教堂在上世纪30年代就配备了
汽车，惠民县最早的摩托车也是在南关教堂见
到的，引领了时尚。

承载一段御寇史
几经周折，记者有幸采访到了曾经在教会

医院工作过的，今年已经96岁的老人刘桂香。
年近百岁的她，耳朵有些背，可身体还算硬
朗，思路也挺清晰，能清楚地记得当年发生的
事。

1937年11月10日夜，日军109师团所属步兵
第118旅团旅团长本川省三率旅团部及119联队
约4000余人入侵惠民，并制造了花家堡惨案，
以割舌等残忍手段残杀群众22人，烧毁房屋数
十间，花家堡不少村民家破人亡，随即惠民县
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恐惧笼罩着每个人。由于日军的补给交通
线遭到多次破坏，他们急需维护交通线路，进
行多次报复，无辜百姓受尽折磨，村庄被烧

毁，逃离的村民惨遭机枪的扫射。
时年20岁的刘桂香在教会医院当护士，她

介绍，日本人不允许教会医院的医生给中国军
人治病，要是发现，就会立刻被枪毙。1940年
冬天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刘桂
香她们突然被喊起，说是要准备手术，病床上
躺着的是一位浑身是血的人，右肩上的衣服已
经破烂，伤口还在滴血，很明显受的是枪伤。
可当时没有医生退缩，因为他们觉得治病救人
是医生的天职。为了不被日军发现，他们一起
把这个病人转移到牧师楼通往前排平房休息室
的地道进行手术。手术很成功，这位病人在地
道呆了一天，病情稳定后，被连夜接走。

后来，刘桂香听说，那天夜里，在相距15
公里远的沙窝村，发生了一次和日军的战斗，
八路军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成功转移。据《惠
民党史》记载，该次战斗被称作沙窝突围战，
八路军以几百人的力量冲破日军千余人的包围
圈，创造了平原突围战的奇迹。被连夜诊治的
伤员应该是八路军的一位领导，以后具体情况
则不得而知了。

刘桂香说，日军不允许教会医院给中国军
人治病，医院就偷偷地医治，在地道专门开设
了一个房间，用作实验的幌子来作掩护，救治
八路军战士，甚至医生们化装成老百姓到八路
军中间救治伤员。但还是经常有日军来检查，
看这里是不是有中国军人的痕迹。

对于当年的战争场景，刘桂香印象深刻。
上空敌军的飞机在盘旋咆哮，俯冲轰炸，机关
枪在扫射，她们仍然在手术室工作。尽管附近
的轰炸声撼动着房屋的墙壁，机关枪的子弹横
扫着屋顶的瓦片，她们依然站在手术工具盒旁
边，传递着下一个工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草野
司令及伪武定道尹刘景尧带领日伪军强行占领
了教会医院，做为司令部使用，并将外籍人员
扣押后送往济南，教会医院被迫迁往他处，改
名为武定道立医院。

1945年，随着惠民县城的解放，当时在医
院工作的中国籍医务人员集体参加了革命，刘
桂香成为新四军山东军区的一名卫生救护员。
此后，她随部队转战临淄、潍坊、烟台等地。
战场下，负责侦察敌情；战场上，负责救护伤
员和百姓，也埋过炸弹。

1950年，英国教会医院成为渤海军区后勤
部医院，以后又依次改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卫
生厅第八康复医院、惠民专区第二疗养院、惠
民结核病防治所、惠民地区结核病防治医院。

高振华介绍，无论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
时期，甚至在抗美援朝时期，这里都曾收治
了大批华东部队的慢性伤病员和朝鲜战场上
转下来的志愿军受伤战士。时任八路军东进
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肖华，曾
亲自到过医院慰问医生护士，肯定了教会医院
对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另外，教会医院
还曾受到“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的亲
切慰问。

如今，1902年开建的英国教会医院建筑
群，是目前鲁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具
有西洋风格的民国时期建筑，2013年10月被列
入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沧桑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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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关洋楼：见证古城百年荣辱

□ 于建勇

“乒！乒！乒！”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夜
空。一伙儿土匪和政府巡防马队激烈交火。结
果，巡防队落荒而逃。

地点：济南老城以东。时间：1924年1月18
日。那天是农历腊月十三，还有17天就是大
年，本该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日子。

奇怪的是，第二天，这场枪战的受害者却
死在老城以西，死者居然是胶济铁路高级职员
葛燮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让我们先来认识一
下葛燮生。

葛燮生，时年34岁，字季调，浙江杭县
人，1906年，由上海南洋公学（清朝末年著名
实业家盛宣怀创办）附属小学升入中学。1908
年赴美国留学，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机械
科。麻省理工学院被誉为“世界理工大学之
最”。

归国后，葛燮生任汉阳铁厂机械工程司
（即现工程师），历任上海阜丰面粉厂、河南
郾城蛋厂诸工程司，奔走宣劳，声誉卓著 。

胶济铁路1923年被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接
收后，为了把这条铁路搞好，政府积极网罗人
才，有着海外名校背景的葛燮生，自然是不可
多得的专业人才。

据《青岛铁路分局志》（1899年-1900年）
记载，胶济铁路“建成运营后，沿线于青岛、
高密、坊子、张店、济南修筑机车房，各配备
人员100—200人不等”。民国胶济铁路管理
局，“沿线青岛等机车库依次设第一至第五分
段”。葛燮生就是第四分段——— 也就是张店分
段机务段长。

葛燮生上任后，擘划经营，瘁心尽力，寝
无定所，食仅干粮，对工作非常投入。

让葛燮生没想到的是，危险正向他悄然袭
来……

突遭绑架 惊动京沪
1923年12月3日，葛燮生在张店突遭绑架。
当时山东匪患严重。据《民国匪祸录》一

书记载：“1923年七八月间，山东各地有40多
个县（占当时全省县份的一半），同时向山东
督军田中玉和省府告急，请求派兵剿匪。其中
小股土匪被当地驻军、民团打退，或确系流窜
而未酿成大祸的，因未加报警，尚不在内。”

打家劫舍是土匪的生存之道，因而绑票事
件也就时有发生。就在葛燮生被绑架之前，这

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次：
——— 二十天前，“11月13日，山东昌邑于

双龙掳劫法国张家堡教堂主教罗光汉及神甫1
人、中国助教5人作为人质，要求官府招安。”
（《山东外事大事记(1912-1949 . 9)》）

——— 半年前，1923年5月5日，津浦线临城
站附近，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遭
土匪孙美瑶部拦截，39名外国旅客、71名中国
旅客被绑架，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向
北京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山东督军田中玉、省
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不得不与土匪谈
判、妥协。此为轰动世界的“临城大劫案”。

——— 一年前，1922年12月1日，崂山匪首孙
百万劫持了青岛总商会会长隋石卿和受熊炳琦
之命赴青岛监管接收的专员茅少甫，以此要挟
鲁案善后公署。此乃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策
划。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陈干前去
招抚，一举成功。12月10日，孙百万率部下
山，他本人还出席了青岛接收庆典。当然，人
质安然无恙。

现在，不幸又降临到葛燮生头上，他能逃
出生天吗？

当然，只要有钱，一切皆有可能。果然，
几天后，土匪开出了价码：赎金8万元。并附有
葛燮生请求尽快筹款的信。

绑匪很清楚，段长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一
下子拿出这么多。因此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一个
“大户”——— 胶济铁路管理局。

葛燮生被绑架后，上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校友会屡次致电交通部和胶济铁路管理局，要
求设法营救。当时交通总长依然是吴毓麟，半
年前的那场“临城大劫案”，他记忆犹新，不
能不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的不仅是交通总长，还有交通部
的部员。这与葛燮生的人脉有关。《民国匪祸
录》中说，葛燮生“人缘好，善交际，在交通
部和胶济路局朋友极多，部里的路政司司长与
他是拜把兄弟”。

胶济铁路当局自然“压力山大”，不得不
向山东当局求援。毕竟，保境安民是山东当局
不可推卸的责任。

交通部也请求山东当局协助处理。当时山
东督军是郑士琦。郑士琦的上任，从一定程度
说，是沾了绑匪的光。因为“临城大劫案”
后，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压力下，田中玉被迫于
同年10月18日引咎辞职。随后，郑士琦接任，
被大总统曹锟授予济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郑士琦决定武力调停，先包围土匪，再商
量赎票。这也是田中玉处理“临城大劫案”的

办法。但葛燮生家属及诸好友商议之后，担心
调动军队会激怒土匪；稍有摩擦会导致撕票。
因此，由葛燮生之弟葛哲生出面，向郑士琦及
胶济铁路当局表示，先由家属与土匪交涉，万
不得已，再请军队以武力营救。

家人有此意见，郑士琦和胶济路警务处长
等人也不好勉强，表示尊重家属的愿望。

谈妥放人 未料撕票
葛哲生通过中间人与土匪说票，解释路局

不同意用公款赎票，认为此例一开，以后土匪
绑架铁路员工将会变本加厉。的确，要真那样
的话，铁路员工岂不成了土匪流动的“提款
机”。

中间人还强调说，葛燮生的家中并不宽
裕，8万元实在难以筹措，请求降低一些。宽裕
不宽裕不好说，8万元难筹倒是千真万确。绑匪
心里自然清楚，最后，土匪同意以5万元赎票。

剩下的就是家属的事儿了。当然，郑士琦
也没有袖手旁观，为配合葛家赎票，他采取敲
山震虎、杀鸡吓猴的办法，在高密附近铁路沿
线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剿匪。

此举果然有用。土匪急于说票成功，以便
携款潜逃，竟主动将票款降为1 . 5万元，定于
1924年1月18日交款，并随即放人。

葛氏家属向路局借了1 . 5万元款，言明以后
逐月扣还。

葛哲生遂根据中间人转达的要求，于18日
夜间，独自一人携款到济南城东门外耿家林交
付。

这天夜空晴朗，寒气逼人。葛哲生在一片
小树林里等候多时，才见树影后走出一人。那
人头戴一顶罗宋帽，拉下来盖住了整个脸部，
仅仅露出的一双眼睛还被一副茶色眼镜遮住，
面目全不可见。

“带来了吗？”匪徒因帽子捂着嘴巴，发
音不很清楚。

“全在这里了，您点点。”葛哲生把手中
的包袱递过去。

那人提在手里，掂了掂，又打开看了看，
重新扎好，冷冷地说：“行啦，回去等着，明
天准见人。”

葛哲生不敢多问，转身匆匆返回，向焦急
地等候消息的嫂子和其他亲友报告喜讯。

然而，第二天葛燮生并未回来，第三天也
不见音信。紧接着便传来他被杀的噩耗，说尸
体发现在济南西门外大槐树庄的大路旁。

葛燮生被杀后，各方震惊。最初，关于葛

燮生被撕票的原因，胶济铁路局认为是赎金未
按期交给土匪，所以才导致撕票。

但葛燮生家属一再申明，已与土匪交涉清
楚，并且赎金确实在18日晚上如数交给土匪。

上海南洋公学同学会公决诘问胶济铁路当
局，要求北京交通部惩戒胶济铁路当局领导并
剿匪恤孤，感叹“路政前途，何堪设想”。

上海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会哀悼葛燮生，召
开紧急会议，致函慰唁家属，并致电胶济铁路
询问致死情由，质问胶济铁路局长：“既事极
力营救，何故复遭惨杀？”请求迅速将营救方
略及抚恤办法详细说明。

葛燮生亲属齐集济南，要求胶济铁路当局
给出说法。

胶济铁路当局赶紧派人从青岛乘火车赶往
济南。经多方了解，特别是与政府方面的联系
沟通，方才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绑匪遇官兵 泄愤杀人质
原来，1月18日晚，葛哲生离去后，取款土

匪也急忙返回，不料刚走不远，便遇见巡逻的
官军马队。

士兵见此人身背包袱，寒夜独行，不觉起
了疑心，便喝令站住，仔细盘问，又见他神色
惊慌，于是下马搜查。

土匪见马队的几支枪都对准自己，只得垂
手而立，听任检查，暗中却做好应对准备。当
一名士兵从他棉袍下搜出一把盒子枪时，他乘
士兵惊愕之际，一拳打翻那兵，拔腿狂奔。马
队便随后追击，开枪。

令士兵没想到的是，这一开枪引起枪声一
片，不过不是自己人打的，而是绑匪的同伙
儿。

原来，绑匪在附近早有埋伏。毕竟治安环
境不好，他们也担心取钱同伙的安全，于是就
在附近准备接应，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遇
上了官兵。官兵一放枪，无异于提醒他们开
打。

士兵们一时蒙了，没想到还有埋伏，更不
清楚对方有多少人，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火力
很猛，情知不敌，只得掉头而逃。

在绑匪看来，家属肯定通知了政府。而
且，这种先痛痛快快答应、再寻找时机消灭，
是政府的一贯做法。

“临城大劫案”匪首孙美瑶在与政府达成
协议将人质释放后，他的土匪部队被改编为官
军一旅，孙任旅长。半年后，兖州镇守使张培
荣摆下一场“鸿门宴”，将孙美瑶诱至枣庄中

兴煤矿公司，奉郑士琦之命将其枪杀。时间就
是葛燮生被绑16天后：12月19日。

崂山匪首孙百万在与政府达成协议后，部
队被政府收编，很快被调往坊子。政府随后派
兵围剿，孙百万被打死，这支队伍彻底消失。

前车之鉴，为期不远。绑架土匪们自然不
会认为夜晚遭遇纯属巧合。他们认定，这是家
属和政府联合“下套儿”，于是一怒之下将葛
燮生枪杀，移尸大槐树庄路边。

葛哲生为其兄之事奔波劳累、担惊受怕46
天，没想到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精神大受刺
激，整日如痴如呆。“葛氏兄弟一死一疯”，
《民国匪祸录》如是说。

葛燮生尸体于1月25日入殓。胶济铁路局拨
给治丧费1000元，将抚恤列为一等，一千多
元。

鉴于葛燮生曾在南洋公学就读，南洋公学
同学会胡端行等人特请老校长唐文治为葛燮生
写了碑铭：“青州之城，张店之旁。风凄雨
黯，山高水长。魂兮归来，涕泗浪浪。铭以贞
之，千载毋忘。”

在此期间，绑匪依然猖狂。“1924年初，
一批在济南念书的安丘籍学生，放寒假乘胶济
路火车在黄旗堡站下车，被股匪悉数架去。”
（《民国匪祸录》）

不过，让葛燮生在天之灵稍感欣慰的是，
杀害他的绑匪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年3月12
日，郑瑞亭、高瑞图、高良臣三人被山东省督
理署军法处枪决。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绑架有日本人的参
与。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1921-1940年》记
载：“三犯曾将被架者藏于济南日本商人滨野
处，勒索赎金15000元，分予滨野1500元。”

■ 旧闻拾遗

1923年12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葛燮生，在胶济铁路张店干段长期间突遭绑架。风波惊动京沪两地，路内路外积极斡旋。

最终一切谈妥：交钱放人。孰料，巨款交上之后，葛氏却惨遭撕票。一次没有想到的巧遇，导致全盘皆输。

胶济铁路段长被撕票案

时任山东督军的郑士琦

西鸳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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